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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伟、向志强、何伟

今年是百色起义 90 周年。1929 年至 1930
年，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
发动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了红七军、红八
军，开辟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书写了中国革命史
上的重要篇章。

很多到左右江老区参观的人都会问同一个问
题：当年起义的部队后来去哪儿了？

仔细梳理历史发现，无论是艰苦转战 7000
里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的主力，还是在极端困难
条件下坚持游击作战 20 年的留守部队，都生动
诠释了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
精神。

历史的巧合往往具有深刻的内涵。1949 年
12 月 11 日，在百色起义 20 周年纪念日当天，在
起义部队后续血脉的参与下，解放军将鲜艳的红
旗插上镇南关（今友谊关），标志着广西全境解放，
成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生动注脚。

在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宣布

百色起义

上世纪 20 年代，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
开启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征
程，先后举行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
一系列武装起义，渐渐地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
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革命道路，同时制定了兵运
策略。

当时中央的一份文件指出，“须知目前革命斗
争的发展，不仅须注意城市工作与乡村斗争的配
合适应，同时须注意士兵运动与工农斗争配合适
应的发展，仅在工农兵的争斗联系起来才能推动
革命运动更迅速的向前发展与扩大。”

百色起义，正是践行这一新策略的有效探索。
1929 年的夏天，邓小平以中央代表身份率一

批共产党人到南宁，对当时主政广西的俞作柏、李
明瑞做统战工作并取得其信任，一批党员和进步
人士被安排到广西军政部门任职。

张云逸等我党干部在广西教导总队、广西警
备第四大队掌握了领导权，对反动的旧军官加以
调整，大量招收工人、农民和学生参军，对士兵群
众开展革命思想教育，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组
织，使之成为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与此同时，右江农民武装斗争呈现良好发展
势头。上世纪 20 年代初，我国早期农民运动领袖
韦拔群就开始在右江地区组织开展农运，并开办
了讲习所。

广西东兰县武篆镇拉甲山山腰上，高 40 多
米、面积 8000 多平方米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列宁岩”甚是壮观。

记者从列宁岩内的历史展板看到，当时农讲
所不但教授政治理论，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使
学员既能宣传组织群众，又能领导武装斗争。讲习
所共办了 3届，培养了 600 名农运骨干，他们成了
百色起义的农运星火。

在党的领导和武装下，右江地区工农武装进
一步发展壮大。百色起义前夕，右江地区农军力量
已超过 1 . 2 万人，长短枪炮近万支。工会、赤卫队
等组织也得到较快发展。整个右江地区共有工会
会员 3000 多人，工人赤卫队有 1000 多人。

俞作柏、李明瑞突然起兵倒蒋使得广西局势
大变。我党未雨绸缪，决定选择地理位置特殊、群
众基础和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的右江地区作为下一
步武装斗争的中心。

在俞、李反蒋失败和新桂系重回广西前夕，邓
小平、张云逸等棋先一着，分别率领部队水陆并进
挺进百色。

如今，在百色市田东县，一条“红军船”时常
搭载着前来接受红色教育的人群溯右江而上，止
于平马镇二芽码头。当年，邓小平率领部队从南
宁出发，指挥着满载军械物资的船队，就是在这
里登岸，并与经陆路先行抵达的张云逸部队顺利
会师。

由于是借用俞、李的旗号进军百色，且巧借
右江督办的名义行使公务，我党率领的部队迅速
实现了对右江的控制，随后在部队和群众中公开
宣传我党主张，废除苛捐杂税，受到群众热烈
拥护。

对于尾随进驻右江的反动武装广西警备第三
大队，我党采取智取与强攻相结合的方式，在现属
田东县的平马安凝街、北帝庙、百谷村等地发动袭
击并成功将其击溃。

随后，根据广西前委会议的部署，以广西教
导总队和广西警备第四大队为班底和骨干，以韦
拔群等领导的右江地区各县农民自卫队为主体，
革命武装力量被组编成 3 个纵队，兵力共 4000
余人，其中右江地区各族工农子弟占三分之二
左右。

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之后，1929 年 12 月 11
日，在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之际，广西前委宣布
百色起义，成立了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邓小
平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张云逸任红七
军军长，雷经天任政府主席。

张云逸在回忆文章中描述了当天参加完在田
东（当年称恩隆）举办的庆祝大会后乘船返回百色
时的感人情景：

“沿岸农民都从沸腾的村庄里涌到江边来，敲
着锣鼓，举起红旗，朝船上欢呼：‘共产党万岁！苏
维埃万岁！红七军万岁！’我们船上的人也不断向
他们挥舞红旗，高呼口号，河上河下，口号声汇成
了一股巨大的声浪……许多同志在此情此景下，
激动得流下泪来。”

1930 年 2 月，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又领
导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举行龙州
起义，成立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全军分两个
纵队，2000 多人。邓小平兼任红八军政治委员，俞
作豫任红八军军长，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
指挥。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建立的左右江革命根据
地，面积 5 万多平方公里，人口 150 万，鼎立于祖
国西南地区，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根据地之一。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是一次经过改编以后的
正规部队与工农武装相结合而发动的起义，在改
造旧军队和领导工农武装中我党高度重视思想政
治建设，红七军、红八军也建立了包括军事和政治
两个体系的领导结构。

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庾新顺
强调，这一举措使得起义部队具有坚强的战斗力
和凝聚力，是部队后来完成北上远征、确保“左右
江红旗不倒”的重要原因。

红七军主力远征 7000 里，7000

人只剩 2000 人

“男儿立志出乡关，报答国家那肯还，埋骨岂
须桑梓地，人生到处有青山。”这是和韦拔群一起
领导农运的红七军二十师副师长黄治峰改写的一
首诗。

这首当时在革命者中流传颇广的诗，正是起
义部队此后英勇战斗、艰苦远征的精神写照。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很快引来国民党
反动派和地方反动民团的反扑。在左江地区，桂系
派出大量兵力突袭龙州，红八军将士浴血奋战，数
百将士壮烈牺牲。

军长俞作豫在赴香港寻找党组织途中被捕，
坚贞不屈至死不降，在广州就义前留下了“十载英
名宜自慰，一腔热血岂徒流”的豪迈诗篇。

今年 70 岁的梁炳聪至今记得父亲梁玉汉给
他讲述的亲历故事。龙州失守后，为掩护大部队撤
离，红八军第二纵队一营政治指导员林景云带领
数十名战士与敌人激战，最后只剩下他和梁玉汉
两人。

林景云不幸中弹，眼看无法突围，从口袋里掏

出 5 块银元塞给梁玉汉，“他对我爸说，如果你跑
出去了，这 3 块作为你的路费，剩下的两块替我交
党费”。受伤的林景云终被敌人抓获杀害，年仅
28 岁。

为保存革命力量，红八军第一纵队苦战七千
里，辗转中越边和滇黔桂边到达今百色市乐业县
与红七军会师，这支还剩 400 多人的部队被编入
红七军。

在右江地区，红七军先是抵御和清剿了地方
反动武装，随后在隆安、平马、亭泗与桂军发生了
3 场遭遇战，又在游击战中与黔军、滇军激战。

如今百色市田东县、平果县等地，还保留着
红七军当年在深山之中所建的兵工厂、战地医疗
站、战壕等遗址。红七军在这些战斗中虽然重创
敌人，但也面临人员折损、供给紧缺等严重困难。

为整顿部队、提升战斗力，1930 年 7 月，红七
军在平马、田州、东兰整训 3 个月。红七军政治部
主任陈豪人在《七军工作总报告》中总结：“一般士
兵政治觉悟也相当提高，党的工作也有了相当基
础，各支部能经常开会，讨论问题，分配工作，党内
政治水平也提高了。”

彼时红七军数量有 7000 多人，达到鼎盛
阶段。

1930 年 11 月，根据中央指示，红七军主力离
开右江根据地，踏上了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的漫
漫长路。

其间，红七军游击桂黔湘边、转战桂湘粤边、
驰骋湘赣边区，与桂、黔、湘、粤、赣等国民党正规
军队及地方反动武装战斗 100余次，遭受重大损
失，但也展现出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锤炼出百折
不挠的红色军魂。

红七军主力出征之时，作为此前农军领袖的
韦拔群无私地输送了自己率领的精兵强将，无怨
无悔地接受留守革命根据地的艰巨任务。

在整编大会上，韦拔群对即将出征的东凤籍
红军将士们说“革命者处处都是家乡”，“我们是共
产党领导的队伍，要无条件地执行党给予的一切
任务”。

即将踏上千难万险征程的雷经天在与妻子道
别时说：“我的一生都是党的，党叫我到哪里，就去
哪里，绝不能讨价还价。”

黄治峰在回家提取红七军经费时，对提出“留
下一些钱养家糊口”要求的堂兄弟严肃地说：“这
是红七军的军饷，一个铜板也不能动！”

远征前期，红七军在融江上游的长安激战 5
日，又在武冈攻坚战中遭遇湘军精锐部队，损失惨
重，但在全州举行的前委会议确立了游击战略、缩
编部队、发动群众等行动方针，成为此次远征的转
折点。

在与围追堵截的敌人战斗外，红七军官兵还
要面临恶劣天气、供给不足等各种考验。

当时正值隆冬时节，行军途上雪花纷飞，寒风怒
号，官兵们多数是右江地区的壮瑶子弟，很少遇到过
大雪，且衣衫单薄，有的战士还赤着脚或穿着草鞋，数
十名指战员因此被冻死在风雪路上。

在贺县桂岭缩编部队过程中，红七军指战员
们以大局为重就地降职，“师长当团长、团长当营
长”，使得各岗位人员素质相对提升，指挥更为灵
活与畅通。

转战粤北，红七军广泛发动群众，创建政权，
打土豪、分田地，影响力逐步扩大，但在乳源县梅
花村战斗中再遭重创，李谦、章健等将领牺牲，全
军干部伤亡过半。

在挺进湘赣边区抢渡乐昌河时，部队又遭强
敌截击被一分为二。邓小平、李明瑞和张云逸分率

两个团各自突围。1931 年 4 月，两支部队在湘
赣苏区永新县会合，此时红七军只剩下 2000 人
左右。

在有力配合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取
得安福大捷之后，1931年7月，历时9个月跨越5
省转战7000里的红七军，终于在江西省于都县
桥头镇与前来迎接的红三军团胜利会师。

尽管红七军远征付出了巨大牺牲，但为革
命保存了基本力量，丰富了部队的作战经验、锤
炼了部队的精神意志，获得了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转战千里”的赞誉。

此后，红七军隶属红三军团建制和指挥，并
在1933年的部队改编中被取消番号，和其他部
队合编为红三军团第五师。

在随后的革命战争中，红五师及后续部队
在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打了
不少硬仗，在芹山遭遇战、血战高虎脑、新圩阻
击战、攻占娄山关、占领遵义城、平型关大捷等
重要战役中均担当重要角色，成为中央红军的
一支劲旅。

从 1933 年 7 月至今，80 多年的时间里，红
七军的后续部队在基本建制和归属方面发生了
10 余次大的变化，但其特别能战斗的精神气
质，在各个血脉部队中都得到了发扬光大。

坚持游击 20 年，铸就“左右江

红旗不倒”历史丰碑

“敌人围困千万重，阵前令下即冲锋；待到
杀尽豺狼时，再唱支歌颂英雄。”

这首山歌由滇黔桂边游击区主要领导者黄
松坚创作，反映了红七军留守右江的部队在严
酷条件下坚持游击作战 20 年的革命精神。

红七军主力北上之前部队被改编为 3 个
师，其中十九师、二十师远征，韦拔群带着二十
一师的番号和几十个老弱战士，留在右江地区
继续扩建部队、建设根据地。

在韦拔群、陈洪涛、黄松坚的有效组织发动
下，二十一师很快组建起 3000 多人的队伍。
1931 年 8 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二十一师改
番号为红军独立第三师（又称右江独立师）。

当时，有着“钢军”称号的新桂系军队和民
团不停地“清乡”“围剿”，长年累月对根据地进
行经济封锁，留守部队顽强地开展了 3 次反“围
剿”，战斗非常惨烈。

在凤山恒里岩据点，1 个连的红军、赤卫
军为保护县苏维埃政府和千余名在此避难的
群众，坚持了近一年的反围攻战斗，最终因弹
尽粮绝岩洞失守，300 多名战士和群众壮烈
牺牲。

为保存党的骨干力量，黄松坚、黄举平、黄
大权等数十名干部奉命分两路到黔桂边和右江
下游开辟游击新战场，韦拔群、陈洪涛则坚守
西山。

为消灭革命力量，敌人采取了步步为营的
“缩网收鱼”策略，除了继续采取杀光、烧光、抢
光、铲光的“血洗政策”外，还断绝群众对红军的
接济和联系。韦拔群和陈洪涛带领队伍转战在
错杂的丛林中，以野菜充饥，以岩洞栖身。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红军将士们仍然坚
持与敌人周旋，韦拔群创作《革命到底歌》鼓舞
斗志，“今日处恶境，但相信，雾散天会晴”。他还
把 3 个儿子的名字取名为“韦革命”“韦坚持”
“韦到底”，表示革命决心。

敌军在西山搜不到红军领导人，又增加悬

赏收买叛徒，不少革命者因此被捕遇害。
1932 年 10 月，重病昏睡中的韦拔群被叛

徒韦昂杀害，时年 38 岁。为了革命事业，韦拔群
全家先后有 17 位亲人惨遭敌人杀害，其中好几
位都是被敌围困死于西山。如今，在东兰县武篆
镇东里村韦拔群故居旁，韦拔群家人的墓碑一
字排开，到此瞻仰祭奠的人无不动容。

师政委陈洪涛的母亲被困山上饿死，妻子
被捕，不到半岁的小孩被活活摔死，妹妹纵身
跳崖牺牲，父亲在掩护陈洪涛时跳崖被捕遇
害。不久，陈洪涛也被叛徒出卖。在狱中，敌人
先是妄图巧言收买，随后又对其严刑拷打，陈
洪涛始终不为所动，视死如归，并作了“为民为
社稷流血，重值泰山。人生自古谁无死，但受众
彰”的慷慨陈词。12 月下旬，陈洪涛在百色英
勇就义。
右江革命委员会主席覃道平和弟弟、父亲带

着两个孩子在深山密林中隐蔽，在弄统岩被捕遇
害。百色起义纪念馆内展示了覃道平当年在艰苦
条件下寄语孩子的《示儿诗》：“西山大熔炉，铸我
金刚骨，饥渴淬肝胆，风雨磨肌肤。我儿记肺腑，
革命曲折路，冰崖高万仞，鹰小学飞突。”

右江革命根据地逐渐丧失之际，奉命突围
的黄松坚、黄举平等人开辟了右江下游游击区，
打开了黔桂边革命新局面，并成功拓展了滇黔
桂边游击区。

这一游击区以云南富州县（今富宁县）七村
九弄为中心，活动区域范围覆盖桂西、滇东、黔
西南地区 20 多个县 4 万多平方公里，近百万
人口。

游击区内，恢复和建立基层支部以上党组
织、县级以上革命委员会，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和
地方武装共 8000 人，他们继承百色起义精神浴
血奋战，力保革命红旗不倒。

1949 年 9 月，右江地区游击队改编为中
国人民解放军滇黔桂边纵队桂西区指挥部，镇
边、靖西、天保、敬德等县游击队编入边纵左江
支队。1949 年 11 月，解放军进军广西，桂西区
指挥部发出《布告》，宣布接收右江地区各级政
权。12 月 5 日，解放军解放田东县城，随后，滇
黔桂边纵队与解放军四野部队成功在百色
会师。

在滇黔桂边纵队的积极配合下，1949 年
12 月 11 日，解放军将士占领中越边境要塞镇
南关，并将红旗插上关楼。至此，广西全境宣告
解放。

巧合的是，当年参加过百色起义并随红七
军主力北上的莫文骅，20 年之后，作为四野十
三兵团政委，率领部队从湘西沿着红七军走过
的老路向广西进军，参加了解放广西的战役。

当年红七军北上出征时，韦拔群曾寄语广
西子弟兵：“现在你们是胜利地离开家乡，将来
你们就会胜利地返回家乡！”

莫文骅等人的经历，正是对先烈们革命理
想主义精神的最好告慰！

百色起义纪念馆研究馆员麻高介绍，新中
国成立后，有 20 位原红七军、红八军干部被授
予将军军衔，其中大将 1 名、上将 2 名、中将 4
名、少将 13 名，并最终走出 22 位省部级干部。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红七军、红八军悲壮而英勇的革命斗争史，

铭刻着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荣光与
梦想，必将在我党、我军的史册上永远闪耀光
芒，激励着后来者继续高举理想信念的伟大旗
帜，前进不止、奋斗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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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七军主力北上江西会合中央红军
的路线示意图。

 1949 年 12 月 11 日，人民解放军将
红旗插上镇南关（今友谊关），标志着广西
全境解放。

百色起义纪念馆外景。
资料照片

今年是百色起义 90 周

年。很多到左右江老区参观的

人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当年起

义的部队后来去哪儿了？

仔细梳理历史发现，无论

是艰苦转战 7000 里北上与

中央红军会合的主力，还是在

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游击作

战 20 年的留守部队，都生动

诠释了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

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

1949 年 12 月 11 日，在

百色起义 20 周年纪念日当

天，在起义部队后续血脉的参

与下，解放军将鲜艳的红旗插

上镇南关(今友谊关)，标志着

广西全境解放，成为“不忘初

心，方得始终”的生动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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